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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在穗澳地區

主辦的印刷出版活動

潘劍芬*

* 潘劍芬，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廣州市海珠區文物博物管理中心館員。

馬禮遜於1804年加入英國倫敦傳教會，1807

年畢業於英國高斯坡神學院，是基督教新教來華

的首位傳教士。由於19世紀初中國海禁甚嚴，外

國人不能進入中國內地，馬禮遜歷盡艱辛，於

1807年初從英國乘船到美國，再輾轉從美國紐約

前往中國，最終於1807年8月30日抵達澳門。由

於他在澳門沒有取得合法的居留身份，隨後就離

開澳門前往廣州，憑藉他事先取得的美國護照，

投宿到美國商人米納 (Milner) 在廣州租住的舊法

國商館，在那裡度過了一段艱苦的日子。1809 年

2月，馬禮遜與默頓小姐結婚並受聘為東印度公

司譯員，在公司設於廣州的英國商行擔任翻譯工

作，從此取得了合法的居留身份，可自由活動於

穗澳兩地，為其印刷出版活動提供了便利。

《聖經新約》的翻譯與出版

一、工作指示

按照倫敦傳教會司庫哈卡索 (Joseph Hardcastle) 

與秘書柏德 (George Burder) 共同署名發給馬禮遜

的“工作指示”(Letter of Instruction)，馬禮遜到

達廣州後，首先要全力以赴學好中文，然後去完

成兩項意義重大的任務：編纂一部更全面更準確

的中文詞典；把聖經翻譯成中文。
(1)
這是理事會

在反複討論之後才決定對中國採取的非同尋常的

傳教途徑。他們認為“翻譯中文聖經是有利於基

督教的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2)
。因而，馬禮遜到

達廣州之後首要之事並不是傳教，而是努力學習

中文，並且致力於翻譯聖經。1807年至1809年，

馬禮遜在其中國助手蔡軒 (英文譯作 Tsae Heen 

或 Low Heen)、葛和茂 (Ko Seen Sang) 
(3)
 等人的

幫助下翻譯了聖經新約中的〈四福音書〉、〈耶

穌救世使徒行傳真本〉〈羅馬人書〉、〈哥林多

前後書〉、〈加拉太書〉、〈腓力比書〉、〈歌

羅西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提摩太前

後書〉、〈提多書〉和〈腓力門書〉。馬禮遜對

這些書籍的翻譯比較滿意，認為它們基本忠實於

原文。
(4)

二、馬禮遜主持出版的第一本中文書籍

1809年，馬禮遜根據倫敦博物館所藏天主教

神父的中譯手稿，更改了原手稿中少數人名地名

的譯法，編寫了中文版的《耶穌救世使徒行傳真

本》。馬禮遜坦率地承認：“嚴格地說，祇有序

文才是我自己的作品，(⋯⋯) 我祇是加以編輯

羅伯特．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是來華的首位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為促進傳

教事業，他在穗澳地區印刷出版了大量書籍，對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本文對

馬禮遜在穗澳地區的印刷出版活動作詳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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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
(5)
 起初，馬禮遜設法取得了一套雕刻

工具，嘗試自己完成刻字工作。但他很快意識

到，刻字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這本書單是刻字

就需要一個純熟的中國工人專心工作兩百天才能

完成；一個善於學習的外國人，就算他全力以赴

地工作，至少也要花兩年時間才能完成。”
(6)
 因

此，馬禮遜放棄了自己刻印的設想，改為僱傭中

國工人來刻印這本書。

1810年，馬禮遜命蔡軒等人在廣州用雕版刻

印了一千冊八開本的〈耶穌救世使徒行傳真本〉   

(《新約》的一部分)。據米憐的回憶，中國工人

出版這本書索取的費用如下：雕版三萬字 (包括

封面和標點符號)，140西班牙銀圓購買雕刻用的

木板，20西班牙銀圓；紙張、油墨、印刷、裝釘

成八開本共用了361西班牙銀圓。也就是說，印

刷一千冊八開本的〈耶穌救世使徒行傳真本〉共

花了521西班牙銀圓。有的傳教士認為這個價錢

是正常價格的十倍。
(7)
 按照當時中國國內的市面

價格，普通的刻工刻印傳單等印刷品時，一般是

一個銅錢刻一個字，而一西班牙鈤圓可換成800

個銅錢，亦即一西班牙鈤圓可以刻八百個字。按

此價，該書雕刻三千字應該花大約38西班牙鈤圓就

行了，蔡軒等人卻多收了102西班牙銀圓 
(8)   
(相當

於25英鎊左右，因當時慣用的英鎊與西班牙銀圓

的比例大約是1：4 
(9)
)。馬禮遜在信中傷心地向朋

友訴說，稱蔡軒的要價比一般價錢高出了25至30

英鎊，因而認為蔡軒不可靠，非常痛心地得出一

個結論：“缺乏真誠是他們 (中國人) 的性格所具

有的普遍特徵，由此而產生互不信任、低級的狡詐

和欺騙行為。”
(10)
 馬禮遜的結論似乎有失偏頗。

此書印行期間，正值中國禁教深嚴。嘉慶皇帝先

是在1805年頒諭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 
(11)
，之後

又頒佈諭旨：“自此以後，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

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希圖惑眾，或有滿漢等受

洋人委派而傳播其教及改稱名字，擾亂治安者，

應嚴為防範，為首者斬；如有秘密向少數人宣傳

洋教而不改稱名字者，斬監候；信從洋教而不願

反教者，充軍遠方。”
(12)
 而蔡軒“為逃避政府處

罰，用一假題簽沾在書本封面上，以資掩飾”
(13)
。

可見他也明白自己是冒着生命危險在進行印刷活

動，而他本人並未曾信教，想多賺點錢的心理不

難理解，不至於像馬禮遜想像的那樣狡詐，更不

能因此而得出“缺乏真誠”是中國人的普遍特徵

的結論。事實上，由於幫助外國人印刷具有極大

風險，中國工人索取的工資通常是正常價格的一

倍左右，這在當時漸漸成了默認的規矩，稍後來

華的傳教士 (如麥都思等) 對此可謂深諳其道、

不足為怪了。
(14)

馬禮遜為出版〈耶穌救世使徒行傳真本〉付

出了昂貴的印刷費用，不過，他也認識到，刻好

的雕版可以反複進行印刷，下一次的印刷由於不

用再刻雕版，其費用將會大大降低。這是馬禮遜

在廣州主持印刷的第一本中文書籍，它的出版活

動體現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同時也蘊含了

中西方文化、觀念的衝突。

三、《聖經新約》全書的出版

1813年夏季，馬禮遜在澳門翻譯完了《聖經

新約》
(15)
，全書共十四卷：〈使徒行傳〉、〈馬

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

翰福音〉、〈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

前書〉、〈彼得後書〉、〈約翰一書〉、〈約翰二

書〉、〈約翰三書〉、〈猶大書〉、〈啟示錄〉。

马禮遜坦言，他翻譯中文《新約全書》是

以倫敦博物館所藏天主教神父的中譯手稿為依

據的 
(16)
，但是〈四福音書》(the Gosple)、〈保

羅書信集》(Epistles) 和〈啟示錄》(the Book of 

Revelation) 全部是他自己翻譯的。
(17)
 據考，這份

手稿為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讓·巴塞 (Jean 

Basset) 所譯。巴塞1797年12月死於廣州，他翻譯

《新約》直到〈希伯來書〉，相當於《新約》的

近八分之七。
(18)
 按照馬禮遜1814年1月11日給大英聖

經會的信，〈四福音書〉和〈保羅書信集〉、〈啟示

錄〉完全是他自己翻譯的，而二者之間則是參照

了天主教神父 (巴塞) 的手稿。
(19)
 據此可知，馬

禮遜完全獨立翻譯的篇幅佔《新約》的八分之五

左右。當然，整部聖經的翻譯過程少不了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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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的幫忙及潤色，一般是由馬禮遜把拉丁文、

希臘文或英文聖經譯為中文，中國助手幫忙用流

暢的文字抄寫下來，再由葛先生等文筆較好的助手

進行修改，馬禮遜則負責最後的校閱定稿 
(20)
，這

樣做大大減輕了馬禮遜的工作量，也能使譯文更

加通順。在翻譯過程中參考了從倫敦帶來的天主

教神父的中譯手稿，以及在華天主教傳教士的零

散的譯文，並充分利用字典及中文助手的協助。

他寧願採取被中國人看作為俚語的通俗的文字，

而不願使用難懂的文體，避免使用深奧罕見的典

故。他長期、耐心地埋頭翻譯，終於在1813年夏

季完成了這項重要的、艱巨的任務。
(21)

1814年初，《聖經新約》全書中文譯本在廣州

共印製了二千冊，為八開本，工本費用去了3,818

元西班牙銀圓 (不包括散發聖經的費用) 
(22)
 ，在

當時來說是比較昂貴的價錢。這些書籍的雕刻及

印刷大多出自梁發、蔡軒及其弟蔡軻之手。蔡軒

的書法很出色，是幫助馬禮遜刻印雕板的得力助

手，他和梁發兩人應該是最早幫助馬禮遜刻出中

文版《新約》的雕版以供印刷使用的人
(23) 
；蔡軒

的弟弟蔡軻 
(24)
 則負責印刷。馬禮遜來華初期主

要是依靠這幾位印刷工人，用中國傳統的雕版印

刷術來開展印刷活動。《新約》印行期間，中國

嚴厲禁教，為馬禮遜翻譯和刻印中文《聖經》的

葛先生 (即葛和茂——筆者註) 和他的兒子都在清

政府的追查下逃離了馬禮遜的住所，他們連家都

不敢回，暫時遠走他鄉了。
(25)
 由此可知，這項

隱密的印刷活動是冒着極大的風險在馬禮遜的住

所內進行的。

同年，米憐去馬來群島考察，在中國邊緣地

區散發了大量的《新約》，馬禮遜及時加印，把

初版的八開本在重版時改為十二開本，一方面是

為了節省費用，另外也是因為十二開本更方便攜

帶。原來的八開本太大，藏一本在身上都不易，

但十二開本就接近“袖珍”版，傳教士或中國的

教徒進入內地時可以隨身帶上幾本也不易被人發

現。馬禮遜還讓人製作了兩套聖經木刻版，以防

遺失其中之一。
(26) 
十二開本的《新約》的雕版花

了500西班牙銀圓，相當於每刻一百個字要11便

士；加上印刷、裝釘的費用平均每本0. 5西班牙

銀圓 
(27)
，價錢相當便宜。從1810年至1819年，馬

禮遜 (後來米憐也加入此項工作) 先後刻印了《新

約》各篇的單行本共7,170冊。
(28)

翻譯、印刷聖經的費用，除部分由倫敦會

撥款外，其餘均是各團體、個人的熱心捐贈所

得。1811年，馬禮遜收到在廣州生活的英國居民

共285鈤圓的募捐。
(29)
 1814年底，東印度公司廣

州英國商行的前任大班帕里 (W. Parry) 捐贈給馬

禮遜1,000西班牙鈤圓作為在華傳教費用，其中一

部分款項用於印製十二開本的《新約》。
(30) 

1816

年，馬禮遜遠在美國的朋友捐贈了400英鎊。大

英聖經會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成立於1804年 
(31)
，是一個專門從事《聖經》和

其它基督教書籍翻譯、出版、銷售的機構。中文

《聖經》的翻譯、印刷，以及流通所需的費用，

都得到了該會的大力資助。
(32)
 1812-1813年，大

英聖經會捐助了共1,000英鎊 (分兩次捐贈，每次

500英鎊) 用以支持馬禮遜繼續翻譯、印刷《聖

經新約》。該會收到中文版的《聖經新約》全書

之後，再次慷慨地捐贈了1,000英鎊。1815年9月

5日，大英聖公會的秘書歐文 (John Owen) 致信

馬禮遜說：“大英聖公會昨天召開會議，一致通

過決議再捐贈1,000英鎊給你，使你能在中國繼

續慷慨地、更大範圍地去散發聖經。”1815年夏

天，由於一個中國刻字工人的不謹慎引起了當地

政府的注意，馬禮遜的《華英字典》刻版被中國

官兵抄走，保管聖經刻版的印刷工人因怕受牽連

而把刻版毀掉了，重新刻板需要500西班牙銀圓，

可謂損失重大。幸而大英聖公會及時寄贈1,000

英鎊，使馬禮遜有足夠的資金重新請工人製作刻

版，繼續印刷聖經。事實上，大英聖經會為《聖

經》中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質支援，從1814年

起至1817年，大英聖經會每年都捐贈1,000英鎊以

資助《聖經》的印刷。
(33)
 據《中國叢報》報導，

該會先後為馬禮遜的《聖經》中譯付出了6,600英

鎊。
(34) 
倫敦聖教書會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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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於1799年，曾給予聖經中譯提供大批的補助，

如在1816年，該會捐贈給馬禮遜三四百英鎊。
(35)
 

但在1827年，該會為一筆300鎊的印刷費與馬禮遜

發生爭執後，就停止了對他的補助。
(36)

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

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支持下，馬禮遜在澳門

主持成立了東印度公司印刷所，出版了巨著《華

英字典》以及多種輔助中文學習的工具書 (東印

度公司印刷所的出版物詳見附錄：表一)。

一、編印《華英字典》的背景

由於清政府禁止來華的商人、傳教士學習中

文，幫助傳教士學中文被視為違法，最少也會被

指責為私通外國人、洩露天朝機密的“民族的敗

類”
(37)
，傳教士即使不惜重金也難以請到一位好

的中文老師，被聘的老師也是戰戰兢兢，唯恐一

不小心被人告發。如馬禮遜的一位老師“常常帶

着毒藥，這樣如果一旦發現有人向官府告發，他

就可以自殺以免受折磨，——因為當時這樣的指

控對一個中國人來說是最嚴重和最危險的”。直

到1833年衛三畏來華，也還聲稱“最大的困難是

找不到合適的人教我們中文”。他在《中國回憶》

中寫道：

我找到了一位文化教養頗為深厚的老師，

為了防止被人告發，他採取了特別的預防措

施：每次來時總是帶着一隻外國女人的鞋並把

它放在桌子上。這樣，如果一旦有他害怕或不

認識的人進來，他就可以假裝自己是一個給外

國人做鞋的中國師傅。
(38)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部中英字典對於傳教士

學習中文、發展傳教事業的巨大意義是顯而易見

的。倫敦會對此可謂有先見之明，1807年發給

馬禮遜的“工作指示”中明確指出，馬禮遜除

翻譯《聖經》之外的另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編纂

一部中文字典。然而，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編纂並

出版一本字典談何容易？馬禮遜除了努力克服語

言運用上的困難，更要應付來自各方的壓力。當

時，清政府不僅阻撓外國人學習中文，而且嚴厲

禁教，並禁止國人幫助洋人印刷書籍；在澳門，

葡萄牙人也禁印 (1821年才解禁) 
(39)
，即使是葡

國的天主教傳教士也不敢在澳門印行任何書籍。

無論是澳門的葡萄牙官員，還是天主教傳教士，

都不會允許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在澳門進行印刷活

動。1813年，澳門的天主教主教和神父看過馬

禮遜印刷的《路加福音》、《教義問答》等書之

後，即命令天主教徒把這些書燒燬。
(40)
 由此可

見大部分天主教徒對新教教徒是充滿敵意的。但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馬禮遜正是在澳門編著並用

先進的印刷技術出版了其巨著《華英字典》。這

主要是由於馬禮遜自1809年起已受聘於東印度公

司，得到斯當東等公司高級職員的大力支持和維

護；另外，廣州商館的英國同胞也給予了馬禮遜

很大的幫助。正是在多方的協助與維護之下，馬

禮遜突破重重困難，在澳門成立了東印度公司印

刷所，使  《華英字典》的編著與印刷出版得以

同時進行。

二、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的成立

1812年12月，英國東印度公司為支持馬禮遜

出版《華英字典》，準備在澳門專門成立一個印刷

所。馬禮遜在1812年給倫敦傳教會的信中寫道：

這個季度，(澳門東印度公司) 委員會已向倫

敦總公司董事會正式寫了報告，申請從英國運來

一部印刷機，派遣兩名印刷工人到中國印刷這部

字典——中文的部分由中國印刷工人負責。
(41)
 

1813年，東印度公司倫敦總公司派遣出色的

印刷工湯姆斯 (Peter Perring Thoms) 攜同一套先

進的印刷機、英文鉛字字模和其它印刷用品來到

澳門，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成立了。

三、製造漢字字模

印刷所聘用了大量的廣州、澳門地區的本地

人，如蔡軻兄弟等，參與字典的出版工作，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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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印刷所成立的頭幾年，大量中國工人參與了

中文字模的製造工作。當時，湯姆斯等人面對的

最大困難是如何把中文文字與英文字母同時呈現

在一頁紙上。為解決這一難題，他們經過多方嘗

試，最後決定雕刻單獨的中文金屬字模，然後將

中英文活字合排在同一版面上。湯姆斯在中國工

人的幫助下，陸續雕刻了九千多個活字。1825

年，湯姆斯離開中國以後，其他工人仍繼續雕刻

中文活字，直至1834年初東印度公司印刷所解散

為止，一共雕刻了二十萬個以上的活字。
(42)
“所

有這些活字都是工匠們用鉛塊或錫塊手工製作而

成的，他們先把字寫在金屬塊光滑的一端，然後

用鑿子雕鑿出來。”
(43)

雕刻活字的過程是艱巨的，因而其手工製作

的費用相當高。1833年到廣州主管印刷的傳教士

衛三畏寫道：“如果不把製作活字所需的金屬原

料費計算在內，每個活字的製作費用約為5分到6

分。”製造二十萬個活字的純手工費用已超過一

萬圓，而當時普通印刷工人的每個月的工資祗有

幾圓錢，即使是馬禮遜重金聘請的中文老師葛和

茂，年薪也才250圓，這一萬圓相當於他的老師

工作四十多年的工資！那當時的金屬原料費有多

貴呢？衛三畏提到：“有些中國工人在幹活時偷

偷摸摸的抓走幾把活字，然後當作廢金屬拿去賣

錢。其實他們這樣做收穫甚微，因為一個活字一

般祗賣幾分錢。但是為補全這些被偷走的活字所

需的費用卻往往是幾百美圓。”一個活字當廢金

屬賣尚且值幾分錢，如果是新購買的原料就更貴

了。難怪衛三畏稱“這些活字是有史以來最昂貴

的印刷活字”！當時印刷所至少有兩套活字，一

套是大號鉛字，每個活字1英寸見方，在製成時

包括了所有的漢字，共計約四萬六千個，其中有

一些是重複的，另一套是使用率很高的小號字，

共有兩萬兩千個不同的漢字。由於一些常用字有

好幾個備用活字，所以這套活字的總數達到了七

萬多個。
(44) 
這是在中國本土採用西方鉛活字印刷

術製作中文字模、澆鑄中文金屬活字的開始，而

且有大量的中國印刷工人參與了活字的製造，因

此，這是近代印刷術傳入中國之始，澳門東印度

公司印刷所成為了“中國第一個以鉛合金活字排

中文書刊、有現代概念的出版社”
(45)
。

四、最先印行的兩本書

製造中文活字是一個艱辛而漫長的過程，在

製造出足夠的活字用於印刷字典之前，印刷機器

閒置着讓人覺得可惜。恰巧公司職員大衛思 (John 

Francis Davis) 於1815年1月翻譯了李漁的小說《三

與樓》(San-Yu-Low, 或稱 Three Dedicated Rooms)，

經公司大班斯當東審查同意出版。於是，湯姆斯

於1815年2月印刷了英文版的《三與樓》，這是印

刷所用成立後用活字印刷術出版的第一本書。此書

篇幅不大，共五十六頁。其內容譯自清初李漁的小

說集《十二樓》(又名《覺世裨官編次》或《覺世名

言》)中的一部分，宣揚勸善懲惡。同時，湯姆斯

在公司特選委員會 (the Selected Committee) 的指

示之下，還出版了由馬禮遜翻譯的嘉慶皇帝的諭

旨《中文原本翻譯》(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共四十二頁。
(46)

五、印刷字典的小風波

1817年初，由於有幾個中國印刷工人因事口

角，其中一人因為要向對方報復，就偷了一頁印

好的字典送去給香山縣丞，縣丞又上報到廣東的

高級官員 (Kunming Fu)。2月10日，二十四名中

國官兵闖入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湯姆斯竭力

阻擋，全部華人工匠倉促逃逸，包括正在核對字

典的葛先生和協助排版的兒子阿祚，以及蔡軻        

(英文譯作 Tsae Ko 或 A Fo) 
(47)
 兄弟等都成功逃

脫。官兵抄走了一些印刷品和若干中文刻版、活

字等，逮捕了一名廚工。
(48) 
後來由東印度公司特

選委員會出面向兩廣總督求情，逮捕的工人被釋

放。總督對此事顯然是從寬處理了。但是，他告

誡公司，印刷中文書籍已經是違反了法律，中國

人教授外國人學習中文也是禁止的，希望公司不

要再犯禁令。由於被逮捕的廚工供出印刷工匠及

馬禮遜的中文助手的姓名，蔡軒等工匠不敢再逗

留在澳門，在馬禮遜的安排下偷渡到馬六甲，馬

禮遜最滿意、最敬重的中文老師葛和茂也被迫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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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逃離澳門回到內地藏身。隨後，英國東印度

公司特選委員會指示，印刷所祇能聘用葡萄牙人

和孟加拉人，並從印度的賽蘭坡招來了一批具有

中文鑄字經驗的印刷工人。
(49)
 儘管這個小風波發

生之後印刷公司解僱了大量的中國工人，但無庸

置疑，大量的中國工人參與印刷所的工作，為這

部字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我們高歌這部

字典為中西文化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不應該遺忘

了這背後還蘊藏着中國工人的勞動和智慧。

六、《華英字典》

《華英字典》全書近5,000頁，是一部偉大的

巨著。
(50)
 字典的中文部分是從左到右的順序排列

(個別地方保留中文行文原狀)，這是一個創舉，應

該是最早採用中文自左至右橫排印刷的著作。
(51)
 

字典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中文名《字典》，是按漢文部首

查字法排列的漢英字典，共有二百一十四個部

首。字典分三卷，收入了《康熙字典》的漢字

約四萬個，並從《康熙字典》引用了大量的定

義和例句，部分參照了來華之前抄錄的天主教

傳教士寫的漢語字典手稿 (這部手稿祇有一萬多

漢字，沒有插入任何例句)。馬禮遜在編字典的

過程中根據自己運用中文的經驗作了重要的補充

和修改，在字典中插入了大量的例句。他還注意

到了漢字的起源和派生，並且列出了一些篆書和

草書的範例。
(52)
 字典的第一卷於1815年出版，

字典扉頁最上方寫着“字典”兩字，下方有一行

中文：“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據以為考究斯亦善讀

書者之一大助”，其餘為英文。馬禮遜無視違反

葡國禁印法令可能帶來的後果，毅然在扉頁刻上

了“Macao”(澳門)、“Printed at the Honou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印行於澳門東印度公

司印刷所)，還有他的名字“Robert Morrison”。第

二卷、第三卷分別於1822年、1823年出版，這是

中國第一部漢英對照字典。

第二部分為按漢語音序查字法編列的《漢英

字典》，英文書名同第一部分，中文書名《五車

韻府》，分二卷，分別於1819年、1820年出版。

馬禮遜稱，這部字典是一位姓陳的中國學者的中

文著作為藍本的。這位陳先生耗盡畢生的精力來

編纂字典，但直至其逝世，手稿依然沒有機會刊

行。馬禮遜設法搞到了這部著作，手稿原是按語

韻排列的，馬禮遜從1812年起把它按語音順序重

排，加上英語，並把字義、例句口語化，就成了

《五車韻府》。
(53)

第三部分為《英漢字典》，按英文字母表順

序排列，一大卷，出版於1822年。

《華英字典》在解釋詞義的同時融入了中國

的風俗、文化、政治及宗教等內容，讓西方人在

查閱字典的同時增加對中國的瞭解。因此，這部

字典可稱為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它對中西文化

交流有着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這部字典對於傳教士學習中文有很大幫助。如

稍後來華的裨治文就充分利用了這部字典：“在

馬禮遜和他那部偉大的字典的幫助下，憑藉自己

的熱情和用功，裨治文在三年之內很好地掌握了

中文，於是他開始用中文主持日常的宗教儀式，

翻譯和寫作可被中國人接受的小冊子，另外還在

其它方面幫助福音的傳播。”直到1836年，衛

三畏學習中文所能依靠的工具書也就祇有這部字

典。
(54)
 米憐在《新教在華傳教早期十年史》中就

提到，字典被送到馬六甲的傳教站，其中的語法

和對話為傳教士學習中文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55)

七、印刷字典的經費 

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每年支付給印刷工湯姆斯

300英鎊的年薪，每月支付120英鎊給印刷所作為

日常費用。據一官員統計，《華英字典》完成以

前，公司共支付了10,000英鎊 
(56)
，這在當時是

數目很大的一筆錢。《華英字典》共印刷了七百

五十部，公司留用一百部，送給了馬禮遜六百五

十部。馬禮遜讓辦事處幫忙把五百部運到倫敦銷

售。餘下的一百五十部中，馬禮遜又寄給倫敦傳

教會二十部，共贈給英國親友三十五部，贈給湯

姆斯十部，其餘的留在身邊備用。
(57)

不可否認，印刷字典的費用主要是由東印度

公司承擔的，那是否可以說東印度公司支持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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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甚至是支持傳教傳播基督文明呢？事實並非

如此。東印度公司在中國享有英政府授予的特

權，“它的政策也一直與當地政府保持一致，一

貫反對任何英國公民在遠東地區從事高等教育或

傳播基督教義的工作”
 (58)
。因而，公司董事會

始終對馬禮遜的傳教士身份耿耿於懷，他們擔

心清政府一旦知道公司僱傭了傳教士，會引起

政府的反感而影響其在華的貿易。例如，1815

年當公司得知馬禮遜印刷《新約全書》和其它宗

教讀物時，董事會就決定免除其譯員職務。幸虧

馬禮遜精通漢語，對中國各種制度極為瞭解，

他出色的譯員工作對於廣州商館來說是不可或缺

的，在商館特選委員會的大力爭取下，公司董事

會才繼續留用馬禮遜，然而此後他一直是公司編

制外的臨時僱員。馬禮遜迫於無奈也接受了這樣

的安排，因為他亟需這份工作的收入來支持他的

印刷活動。除印刷字典以外，公司確實資出了大

筆費用印刷有關語言學習的書籍，例如馬禮遜編

的 《中文會話與例句》、《中國一瞥，漢語言

文獻學概略》、《廣州土話字彙》等，《中文語

法》在賽蘭坡印刷的費用也是由東印度公司支助

的。
(59) 
公司這樣做並不意味着支持馬禮遜。當時

商館設立中文班，由馬禮遜等向公司員工教授中

文，上述語法著作就是中文班使用的教材。董事

會始終認為馬禮遜的傳教士身份是對公司商業利

益的潛在威脅，因而屢次明文指示商館，希望中

文班培養的學生能取代馬禮遜擔任商館翻譯的職

位。可見，東印度公司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來贊

助馬禮遜的印刷活動，並不是支持傳教。難怪後

來一些美國傳教士指責公司除了幫助馬禮遜印刷

字典之外，“在其存在的漫長歲月裡幾乎沒有做

任何有利於在中國傳播文明的事情，後來甚至還

為傳教事業設置種種障礙”
(60)
。然而應該肯定，

公司廣州商館的大班等人確實給予了傳教極大的

支持，如前面提到的，東印度公司廣州英國商行

的前任大班帕里捐贈1,000西班牙銀圓支持馬禮

遜的傳教活動。客觀地說，公司的董事會並不支

持傳教，但在廣州商館的職員卻給予了傳教工作

大力的支持，在他們的努力之下，彌漫着濃重殖

民氣息的東印度公司無意中為中西文化交流添上

了光彩的一筆。

馬家英式印刷所

一、中國的第一部石印機器

1826年，馬禮遜結束了回國述職之行，從英

國攜帶了一部石版印刷機器返回澳門。他對這種

新的石印技術 
(61)
 很感興趣，希望把它應用在中

文方面，這是石版印刷機器首次傳入中國。同

年，馬禮遜在其子馬儒翰的協助下開始探索石版

印刷，11月14日，他們在家裡印刷了第一幅石印

山水畫，是由馬禮遜的華人助手阿才 (Atsow) 執

筆、馬儒翰印刷的 
(62)
，馬儒翰因而成為了在中國

從事石印的第一人。他在隨後的幾個月裡一直利

用家中的石版印刷機印行一些傳教單張。第二年

春天，馬儒翰前往馬六甲英華書院學習，還在課

餘到印刷所學習和幫助印刷。

二、馬家英式印刷所正式成立

1830年6月馬禮遜之子馬儒翰從麻六甲回到

中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翻譯員，得以繼續用家中

的石印機器進行印刷活動，並聘請了梁發和屈昂

為印刷工匠。兒子對印刷的熱情激發了馬禮遜的

雄心壯志，馬禮遜決定以私人名義成立一個印刷

所。1831年，屈昂利用馬禮遜家中的石印機器跟

隨馬儒翰學習石印技術。這年夏天，屈昂印刷了

一些自編的帶圖畫的傳教單張，屈昂因而成為最

早掌握石印技術的中國人之一。1832年9月4日，

屈昂印刷了馬禮遜與裨治文聯名撰寫的一份開教

二十五年的報告。報告描述了二十五年來基督新

教在中國傳教的情形，呼籲基督徒到東亞地區傳

教，並指出了印刷出版對於輔助傳教的價值。屈

昂還印刷了一些節選自《聖經》的單張。
(63)
 1832

年11月，馬禮遜花了150英鎊請倫敦傳教會代購的

一臺英式活字印刷機運抵澳門，“馬家英式印刷

所”正式成立，由馬儒翰主持印刷所工作，僱用

屈昂、梁發等為印刷工人。屈昂除了學習石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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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1833年起就跟從馬儒翰學習製造中文活字，

包括用手工逐字打造中文字模及鑄造中文活字兩

種不同的活字生產方式。他還幫忙修整其他印刷

工人打造的字模粗胚，把印刷好的紙張縫線裝釘

成冊，顯然成為了馬儒翰的得力助手。雖然屈昂

在1833年的上半年就兩次弄壞了活字印刷機，馬

禮遜父子對此亦有不滿，但對他還是相當寬容，

後來還把他的工資增加到十圓。
(64)
 1833年，印刷

所出版的產品主要如下：

1)《福音傳教士與中國雜記》(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由馬儒翰主編，是結合

傳教和新聞的不定期英文報紙，馬禮遜稱要把報

刊辦得比《中國叢報》和《廣州文摘報》(Chinese 

Register) 的內容更具有宗教特色，當然，報刊也

報導廣州的時事及有關中國的道德倫理。1833出

版4期，每期4頁，每份售價一角。

2)《雜聞篇》：由馬禮遜主編的中文刊物，

用雕刻鉛活字排印，1833年共出3期，每期印量

20,000份，全部免費分發。

3)《祈禱文贊神詩》(Prayers and Hymnns)：馬

禮遜寫了贊神詩，祈禱文部分為梁發撰寫，合計

六十頁，印量10,000冊，全部免費分發。

4)《馬禮遜號證道詞》(A Sermon Preached on 

Board the American Ship Morrison)：英文證道詞，

全部免費分發。
(65)

馬禮遜在其兒子馬儒翰的協助下，還用石印

機器專門製作了一批圖文並茂的可以懸掛在牆上

的勸世文。馬家印刷所雖然公開營業，但一年當

中印刷了大量的非營利性傳教作品，馬禮遜稱他

用鉛印機器印刷了六萬份主要從聖經摘抄的傳教

單張。
(66)

三、馬家英式印刷所遷至廣州

馬家印刷所出版的上述印刷品招來了澳門天

主教主教的不滿，他們認為《福音傳教士與中國

雜記》中“傳教人”這個名稱是竊取了天主教的

教義，向澳門立法局提出控告，要求禁止他出版

這份刊物；同時還去信澳門東印度公司的大班，

要求禁止馬禮遜在家裡印刷出版物。馬禮遜寫了

〈論印刷自由〉一文表示抗議，但他在澳門的

印刷活動畢竟受到了天主教主教的限制。
(67)
 另

外，馬儒翰在廣州擔任翻譯，印刷所設在澳門，

他也很難兼顧。因此，馬禮遜決定把印刷所搬到

廣州。1834年1月讓馬儒翰把石印印刷機器從澳門

運到廣州，2月份把活字印刷機器也搬了過去。馬

家英式印刷所搬到廣州後，很快接到印製鴉片貨

單的生意(其中有顛地 (Lancelot Dent) 的鴉片交

易單)；身為傳教士的馬禮遜對於自己和鴉片沾

邊感到困窘，祗好以“既然公開營業，就無法不

接生意”來寬解自己和馬儒翰。除此之外，馬儒

翰在1834年最重要的印刷工作就是自己編纂的英文 

《中國貿易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內

容為在華外商須知的關稅、法規、統計、度量衡等

資料，共115頁。此書從4月開印，歷經馬禮遜病

逝、他繼任父親的職位，直到12月才告完成。
(68)
 

之後，馬儒翰再也無暇兼顧印刷所，經營了兩年

的馬家印刷所就此結束了。之後，“馬家英式印

刷機交給了衛三畏，成為印刷《中國叢報》的機

器之一”
(69)
。

馬家印刷所兼具印刷與出版的雙重性質，馬

禮遜於1826年帶來了石版印刷機器，可直接在版

上書寫，減輕了活字印刷所需的雕刻、鑄造活字

和規格不同的大小字型大小排布的煩惱，使複雜

的中文字體印製大為簡化，各類複雜插圖可與文

字印刷同步完成。它工藝簡單、製版快速、且成

本低廉，它的出現是印刷技術上的一大革新和突

破。直至今天，石版印刷在澳門的印刷業中還佔

據着一定的地位。　

結 語

馬禮遜於1834年8月1日逝世於廣州。作為

新教傳教的先驅，他的一生可比作一座高樓的奠

基。回顧他來華之初學習語言的困難，東印度公

司在翻譯《聖經》方面給他的指責，以及澳門的

羅馬天主教徒在傳教方面給他設置的重重障礙，

都沒能阻擋他完成了倫敦會交給他的兩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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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中譯及編篡中文詞典。在馬禮遜

的主持下，澳門成立了“中國第一個以鉛合金活

字排中文書刊、有現代概念的出版社”，他又於

1826年首次將石印機器引入澳門，促進了中國印

刷出版業的發展。馬禮遜在華生活長達二十七年

之久，但由於當時中國禁教等原因，他幾乎沒有

機會公開傳教，直接由他受洗入教的中國教徒屈

指可數。
(70)
 可以說，他對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貢

獻遠超越了其傳教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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